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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拴马槐
■张向前

������看来，似乎只有这棵槐树 ，见证了
那一段阵仗相峙兵刃相见的历史。

顺着村子这条马路向北溜达，你见
不着曹军袁军，见不着城墙壁垒，见不
着金戈铁马，见不着官渡古桥，见不着
潺潺清流……就在你觉得失望透顶的
时候， 历史就像甩了一个包袱在这儿，
给你一个念想———一棵奇怪的槐树：一
截枯干拔地而起 ，中空 ，龟裂 ，呈灰褐
色；三两残枝横向斜出，如手张开，作问
天究理状。 一茎槐树苗从枯干根部冲天
而起，约拇指粗，有三四米高，青绿色，
生机盎然生命强劲。 新与陈、老与小结
合得如此完美，让人讶异。 旁有立石，书
刻 “曹操拴马槐”， 深邃的气息扑面而
来。 历史，有时不一定是竹简册页上发
黄的文字，也可能是一个物件，或者是
一株有生命的植物，沧桑而又鲜活地站
在你的面前， 吞吐天地万物于一瞬，宠
辱不惊地看着你，与你对视，交流，尽管
中间已经横亘着 1800 多年的世事云
烟，它却欲语还休。 凝练的岁月，涂抹在
这棵经年不朽的槐树上，聚散无常。 它
当然不会再用来拴马了，它却无意间拴
住了那段岁月。

曹操为何选择一棵槐树拴马？ 他拴
的是哪匹马？ 这棵槐树当年或许高大挺
拔，或许浓荫蔽日，不然，曹操为何会中
意于它？也可能是曹操有文化。在古代，
槐树有迁民怀祖的寄托， 代表吉祥之
意，更重要的是槐官相连，是三公宰辅
之位的象征。 其时，曹操已经挟天子令
诸侯，算得上是居槐第， 处槐位， 执槐
鼎， 比三公宰辅有过之而无不及， 权
倾天下。 用槐树拴马成为他的必然选
择。

曹操的马当然不是一般货色，一匹
谓“绝影”，一匹叫 “爪黄飞电”，都是当
世良驹名马。 曹操拴马，拴的是哪匹呢？
是大宛良马“绝影”？ 不是。 在曹操征讨
张绣时，“绝影” 身中三箭，仍能驮着阿
瞒绝命奔跑。 救了主人， “绝影”却被流
矢射中眼睛呜呼了。 应该是 “爪黄飞
电”！

这匹马在 “曹阿瞒许田打围”一节
中出现过：曹操骑爪黄飞电马，与天子
猎于许田……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
鹿。 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
之。 ”曹操也不客气，顺势向汉献帝借用
天子用的宝雕弓、金箭。 只见他张弓搭

箭，抡圆胳膊，扣满一射。 嗖的一声，箭
带风劲驰，正中鹿背，鹿应声倒于草中。
群臣将校见了金箭， 只道天子射中，都
踊跃向汉献帝呼号“万岁”、“万岁”。 不
料，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
受之。 曹操和他的“爪黄飞电”在天子及
群臣面前大出风头。

艰难相持了一年多的官渡之战，最
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是多谋善断的曹操。
这匹马， 或许就似当年的汉献帝刘协；
或者说，汉献帝何尝不是另一匹“爪黄
飞电”。 曹操呢，他或许就是这棵槐树，
国槐。

没有了 “爪黄飞电”， 没有了挟天
子令诸侯的曹操， 没有了诸侯割据混
战……这棵古槐树，一如既往站在这片
曾经大战的土地上，矜持而孤独，孤高
而坚韧。 1800 多年的光阴弹指一挥，浓
缩在残缺不全的枯枝上，隐匿在龟裂老
朽的树干褶皱里，与黄河齐歌，与时光
同流，与天地共存。

天灰蒙蒙的 ， 毫无征兆地下起了
雨，干渴的大地欢欣鼓舞。 雨中的人，就
像一幅山水画中的点缀， 自然而不经
意。

习惯行走（外二首）

■崔国宴

我似乎习惯了行走

有时在清新的早晨

有时是在暮色降临

路旁香樟树的叶片上

留下我浅淡的影子

一个人的漫步

可以认真阅读自己的内心

无论草木葱茏

无论云淡风轻

有时 行走是另一种停下

时间和路程

会慢慢给生命以成长

让它丰富 深邃和阳光

欣然接受黄昏
下了几天的雨

灌醉了每一寸寂寥饥渴的土地

天晴了

清新的空气

摇曳在整个初夏里

风不动的午后

我迈开脚步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

阳光里

树叶们沉沉睡去

只有两片树叶在窃窃私语

一片树叶说———
我爱你 如同

爱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曦

另一片树叶说———
请欣然接受每一个黄昏吧

因为没有一种人生

滴水不漏

路过
夕阳西下

走在熟悉的街道

孤单的身影被夕阳越拉越远

行走在夜幕中

任那清风吹拂脸庞

路过树荫

路过花丛

也路过那些遗忘的身影

只是向着前方的路缓步而行

独自一人在路上沉思

所见的不过灯火阑珊镜花水月

空留一声叹息

摇曳在无尽的夜色中

但不能在黑暗中忧伤

因为还有白天的阳光

和春暖花开的烂漫

毕竟生活追寻的不是黑暗

而是光明

不是忧伤

而是快乐

岁月静好时光不变

向着千里的云淡风轻

感受着万丈光芒

勇往直前

老师来了
■戚富岗

������三十多年前的乡村小学很是简陋，
教室的房子是有时会漏雨的茅草屋，课
桌是用泥巴掺了秸秆堆砌起来的土台

子。 学生也不像学生，就像一群没有老
母鸡带领的小鸡，一天里有很多时间跑
得七零八落。 民办老师的工资非常低，
所以老师们得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有的
还去集市上做点小生意。

那时候的学生虽然野，但是对老师
却是特别尊重。 早饭或午饭后，学生们
正在校园里或者附近的路上疯跑呢，大
老远看见老师夹着书去教室了，立马撒
开双腿往教室里飞奔。 正在教室里“叨
鸡”、“挤油”的，也会瞬间停下来，迅速
将屁股安顿在小板凳上，把身体竖得像
铅笔一样直。

当时， 班里成绩最好的是牛小杰，
成绩最差也最调皮的是刘大硑。 至今印
象最深的老师是教数学的徐老师，他就
像一头牛，辛勤、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他批改作业特别细心，就像农民侍弄庄
稼地一样犁一遍耙一遍，不肯放过每一
个土块。

那天徐老师左胳膊夹着厚厚一沓

书，右手拿着木质三角板，和往常一样
迈着幅度不大但很紧促的脚步走进了

教室。 正嘻嘻哈哈的同学们迅速回到座
位上。 刘大硑正站在泥巴台子上，想一
下子“收回原型”就没那么容易了，慌里
慌张往下跳， 却咕咚一声摔在了地上。
教室里顿时一阵大笑。

放学后，刘大硑发现徐老师就跟在
自己身后。 刘大硑直行，徐老师也直行，
刘大硑拐弯，徐老师也拐弯。 就这样徐
老师一直跟到刘大硑家见着了刘大硑

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 刘大硑不敢走到
跟前， 远远地见徐老师跟母亲说些什

么，又看见徐老师冲自己招手，赶紧装
作没看见，像一匹小马驹一般撒着欢儿
往院子外面跑去。

此后，刘大硑的调皮大概是定格在
了徐老师的脑海里。 每次在黑板上板书
时，只要一听到下面有声响，会很自然
地说一句：“刘大硑，你又在干啥哩？ ”然
后回过头去，见刘大硑张着大嘴眯着眼
睛憨憨地笑。 看他这样子，徐老师也禁
不住满脸笑意， 班里的同学也都跟着
笑。

牛小杰和刘大硑自然不一样，当刘
大硑琢磨着怎么在前面女生的辫子上

偷偷粘小纸条的时候，牛小杰正琢磨着
一道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当刘大硑寻
思着如何在泥巴台子上或者墙壁上刻

点什么时，牛小杰正寻思着怎么用一个
词语造一个优美的句子；当刘大硑被老
师点名批评的时候，牛小杰正被老师呵
护着。

就这样， 被呵护的一直被呵护着，
被批评的一直被批评着。 几年后他们中
有人上了大学，有人离开了学校走上了
社会，徐老师在讲台上一天一天白了头
发。 又几年，他们中有人当上了领导，出
息了，有人做着生意也把生活过得很幸
福。 徐老师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退了休的徐老师想到自己这大半

辈子也没去过半径超过五百公里的地

界，就决定出去看看，考虑来考虑去决
定去看看牛小杰。

原来学校外面的世界是这样一番

景象！ 带着感叹，徐老师来到牛小杰的
单位门口。 捎话进去，又传话出来：“牛
主任正在开会，等会儿见你。 ”徐老师静
静地等。 大概改完一摞作业的工夫，里
面又传话出来：“牛主任着急出差，这次

可能没时间见你了。 有事你打电话可以
吗？ ”

徐老师哭笑不得，心想，我就是想
看学生一眼，这种事怎么打电话！

他正要扭身离开，一辆气派的小轿
车嘎吱一声在身边停下，车上下来一个
衣着时尚的年轻人。 徐老师还没缓过神
儿呢，对方已握住他的手。

“刘大硑！ ”徐老师一下子喊出声
来。

“徐老师，你来找牛小杰吗？ ”
“可是他正要出差。 ”
“今儿他哪也不能去。 您来了，晚上

我们要陪您喝酒，必须的！ ”说完，刘大
硑张着大嘴哈哈地笑，还和小时候一个
德行。

这一晚，刘大硑喝多了，坚持要和
徐老师一起住在宾馆聊聊天。

刘大硑首先讲到牛小杰。 讲到他人
很聪明，很会做人也很会做事，所以一
个台阶接一个台阶上升得很快。 也讲到
一些小时候的事，“牛小杰跟我说过，他
有个习惯，嫌教室里太闹哄，喜欢坐到
屋檐下读书， 可是你偏不让他出去，还
批评过他”。

徐老师说：“强光下读书真的对眼
睛很不好。其实我批评你是最多的呀！ ”

刘大硑说：“你批评我是为我好！ 我
做错了你就给我讲道理，那些话我虽然
当时听不进去，但是我知道你说的都是
‘正道理’。 那次我从泥巴台子上摔下
来，你送的止疼药很好用，我娘念叨了
很多年。 ”

徐老师想说点啥哩，又觉得脑子里
一片空白， 一下子想不起来该说点啥
好。

小小说

散文


